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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季维办公室，芦苇眼里期盼的

光变成潮湿的泪。

十分钟前，季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迎接她，她就预感到不妙，但仍希望那

是祝贺的前奏，而不是对落负者的安

抚。季维习惯性揉揉额头，沉吟了片刻

才说：“芦苇，你不是想休假吗？给你一

个月，好好休息休息。你太累了。”

每天都跟一堆数据打交道，忙的时

候加班到深夜，还要应付各种复杂的人

际关系，为一个主管的位置和资历不及

自己的男人竞争，结果以失败告终，她

确实累。但并没有多沮丧，只是心有不

甘。独自走出公司大门，将忙碌的背景

甩在身后，阳光爬上缠在架子上的牵牛

花，她想，她要去旅行。

方妮邀她去别有洞天。

别有洞天不是地名，是方妮经营的

新公司，也是她精心打造的消费场景。

湖光山色中，五彩斑斓的草地上，矗立

着一座由集装箱改造的两层小楼，设有

餐厅、住房，还有一个她自己设计，请专

业人士特别装修的房间，名为“灵魂之

镜”。房间里有八面镜子，每一面都侧

转放置，共同构成多重屏障，将前后两

扇门阻隔开来。客人从后门进到屋里，

只能从前门出去，但必须通过层层阻

隔。客人会在电脑屏幕中看到自己的

八个镜像，然后需要回答三个问题，每

一面镜子对应后一个问题的某个答案，

答对了，镜子会自行转动，全部答对，八

面镜子才会排成一条通道。设计成这

样，就是引导客人看清真实的自己。其

实，这些镜子都由后台控制。当客人进

入房间，方妮会坐在隔壁的控制室，通

过电脑观察客人的一举一动，根据前两

个问题的回答，判断第三个问题应有哪

些答案，如果客人回答与她的判断吻

合，她就会点击通过。如果客人过不了

关，她会给客人一些提示，让客人自己

去深思。方妮做过心理咨询，有一双能

够洞穿客户内心的眼睛。

其实，芦苇没见过方妮，她俩是在

一个写作交流群里认识的，彼此谈得

来。方妮出版过三本小说，让芦苇很

羡慕，她曾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

章，也梦想着出书，写写人生百味，人

间万象，一本就好，但苦于一直忙工

作，根本没有静下来的时间。坐了一

个多小时的长途车，吹面的风逐渐充

满大自然的清新，下车时，滞留体内的

倦意荡然无存。方妮笑着迎上前，给她

一个大大的拥抱，她有些激动，就像见

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偶像，学生时代有

过，入职后，在她心里就只有追赶的目

标，比如季维。

走进“灵魂之镜”，芦苇一下就震

住，她看见八个自己，八个不同角度的

影像，每一个影像都是她不曾正视过的。

随着手机铃声响起，一条短信发过

来：“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她想了想，

烦恼太多，被母亲逼着相亲，被小人算

计，长时间待在格子间里老爱感冒，前

几天走路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归纳

为四个字：工作太忙。第二条短信接踵

而至：“你目前遭遇什么困境？”这个还

用想吗？当然是在升职竞争中落败，关

键是败给一个毛头小子，她不服。回复

后，她等了几分钟，又收到第三个问题：

“你在镜中看到什么？”她抬头望向闪光

的玻璃镜，镜子里的人也望着某个地

方，一瞬间，那些远去的比泪眼还要模

糊的记忆回来了，变得异常清晰。小时

候，她喜欢和男孩子玩，弹珠子，比谁弹

得远；折纸飞机，比谁的飞得高；掷水果

刀扎泥团，比谁扎中的多……蓦然发

现，她骨子里其实是争强好胜的。她冲

镜子里的人笑了笑，往手机里输入善

良、单纯、倔强、真诚、要强、情绪不稳、

还算豁达、平庸。她惊奇地看着七面镜

子逐一转动，只有最后一面保持静止，

纹丝不动。难道，她不平庸吗？手机铃

声再次响起，仍是一条短信：“你的努力

在别人眼里，收获在自己心里，优秀，无

需用职位去衡量和证明。”她承认，她希

望得到上司的肯定，以为升职是最有力

的方式，却从未深思，自身的价值与职

位高低并不成正比。

阳光从顶上的玻璃透进来，照在她

身上，此刻，她只能看见最后那一面镜

子里自己的样子，头发上有金黄的光点

在闪耀，她的额头是亮的，眼睛是亮的，

脸也是亮的，整个人都光彩夺目。

我回村那天，太阳很耀眼。走进村

口，远远我就看见了一座坟，坟上的土

还是新的，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眼地矗

立在村口，平添了几丝莫名的忧伤。

我问父亲：“村里最近谁又死了。”

父亲说:“没有人死啊。”

我又问父亲：“村口那座新坟是谁的？”

父亲说：“那是九爷的。”

我说：“九爷不是还活着吗？”父亲

说：“九爷已经不行了，他已病了很久，这

回病得不轻，抽个空你去看看九爷吧。”

九爷是村里有名的勤快人。每次

回村，走进村口，我总能看见低垂着眼

睛躬腰在地里匆忙劳作的九爷。几次，

我都叫住他，我说停下来抽口烟吧。九

爷抬头望望眼前大片的庄稼地，直摇头

地说：“时间来不及了，雨一来地里的庄

稼就会发芽，大半年的辛劳就算白忙乎

了。”九爷总是这样，哪怕抽口烟的时间

都舍不得耽搁。

回村的第二天，我轻轻推开九爷家

的院门，看见九爷躺在一张破旧的椅子

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犹如一架超

负荷运转已经几次大修行将报废的机

器，散乱地摆放在院子里。九爷看见我

来了，欠了欠身子，示意让我坐。院子

里静悄悄的，家里的人都上山割麦子去

了。我找了张板凳，坐在九爷的旁边。

九爷告诉我，看着大伙儿都忙着收麦

子，自己却成了废人，整天躺在家里，帮

不上忙心里难受得要死。我听见九爷

无力地叹了口气。

九爷一辈子都是劳累命。他膝下

有三个儿子，好不容易把三个儿子拉扯

大，接着又为三个儿子的婚事犯愁了。

为给大儿子盖房子，九爷去山里砍树做

房子的大梁。几经折腾，大儿子的新房

总算修好了，二儿子、三儿子和九爷简

直闹翻了天，也要九爷给他们修房子。

九爷思来想去觉得，应该要一碗水端

平。后来的几年里，九爷早出晚归忙碌

不休，再东挪点西借点，又修了几间房

子，让三个儿子都顺利地结了婚，终于

可以舒口气，该享享福过过好日子了，

不料却得了重病。

和九爷一起坐了很久，我说我该走

了。九爷拖着僵硬的身子，执意要送

我。走出他家的院子，九爷满是沟壑的

脸上略带有几分自豪神情，指了指村口

那座新坟说：“几个儿子还算有孝心，没

有白养这么多年，他们兄弟几个花了三

千块钱选的，说是风水好得很，还花了

五千块钱，说是要给我土葬。”九爷还

说，“但愿我到了那边，能够保佑他们几

个都能发财。”

走出院门，我听见九爷重重

地叹了口气。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被选送到

“少儿文艺宣传队”，参加春节文艺汇演。

我表演的节目是儿童歌舞剧《小

红马一根藤》。一连彩排半个月，我尽

心尽力地演，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

赞许和阵阵掌声。

我表演的舞剧很简单，主要表现

一位少年骑着一匹红马奔腾去大庆的

场景。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小红马一

根藤，我骑小马上大庆，滚滚油田翻金

浪，石油运到北京城……”

一听就知道，这出剧目需要一匹

红马、一根鞭子做道具。编导老师说，

只需准备一根鞭子，还有一朵红缨就

行。并吩咐我抓紧准备，千万别耽误

了演出。

大哥用藤条为我编织了一根鞭

子，颤动的样子，很生动形象。可是，

长鞭的红缨迟迟没有着落，把我和大

哥难住了。

我们四处寻找，迟迟找不到能替

代红缨的东西，还有三天就正式演出

了，上哪能找到红缨呢？我跑遍全村

寻找援助，求借一块红绸。好心的赵

大娘，把孙子红缨枪的红头絮解下来，

希望能帮得上我，结果一团乱麻摊在

手中，无济于事。我又跑到“马号”求

助，肖爷爷把几把马鞭都拿了出来，让

我任意挑选。可是，每根鞭子上的红

缨已是“风烛残年”，灰突突的，像一块

块粘满尘土的抹布。我只能扫兴而

归。那几天，村里人都知道我在寻找

红绸。可当时的山村，有人一辈子都

没走出过大山，上哪买红绸呢？

我找不到红绸，制作不成红缨，冲

着妈妈大哭大闹。妈妈唉声叹气地

说，再容她想想办法。只剩一天的时

间，还有什么办法好想的？

这时，我的哭声把隔壁的辛嫂吵

出来了。刚刚做了新娘的辛嫂，怜惜

地问:“因为啥啊，孩子哭成这样？”妈

妈这才原原本本地说出实情。

辛嫂拿给我一捧地瓜干，她胸有

成竹地向我保证，只要我不哭了，一定

能帮得上我。她的话语有一诺千金的

分量，好像红缨已经扎成了，就在她的

兜儿里。我顿时就不哭了。

晚饭当口，辛嫂来了，手中拿着什

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昏暗的煤

油灯光下，我看清，那是一块红色的麻

线布，虽然没有绸缎柔软，却能制作扇

动的红缨，也能为我的道具锦上添花。

妈妈将它系在我的马鞭上，煞是

耀眼夺目。

火炬般的红缨花，让我的“红马”

武装高大，让灵动的长鞭爆发出激情，

我伴随歌舞，在舞台上驰骋奔腾飒爽

英姿……

几天后，妈妈让我给辛嫂做伴，说

是服兵役的辛哥就要回部队了，担心

辛嫂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难受。

我奉命而去。当辛嫂为我铺好了

被褥，我钻进被窝时，突然发现，红彤

彤的被面右上角打了一块大补丁，那

补丁大小，正吻合了我长鞭红缨的尺

寸……

我想，等攒足了布票，再攒点钱，

等到辛哥回来，一定送他们一床全新

的红绸缎被子。

可是，没有等到我的愿望实现，辛

哥所在的部队来信，通知辛嫂，辛哥在

一场救灾中不幸遇难……

心灵集装箱
□童叶

九爷
□毛正宏

小红马一根藤
□李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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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
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则上
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
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
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
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
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
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
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
字发过来即可。作者信息包括银行
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
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信箱：
huaxifukan@qq.com

“浣花溪”征稿启事


